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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今
年
除
了
很
多
國
家
或
地
方
舉
行
大
選
之
外
，

也
是
舉
行
最
多
打
醮
活
動
的
一
年
。
個
多
月
前
，

我
在
新
界
錦
田
鄉
和
吉
慶
圍
已
經
看
到
馬
路
兩
旁

插
着
旗
幟
，
磚
圍
上
更
吊
掛
着
一
塊
黑
底
粉
紅
字

宣
告
打
醮
的
大
布
。
我
也
看
到
住
在
水
頭
村
的
友

人
在facebook

上
展
示
一
張
張
村
中
搭
棚
打
醮
的
照

片
。
有
朋
友
是
該
條
圍
村
人
，
移
居
澳
洲
多
年
，
這
段

時
間
專
程
返
港
，
純
是
為
了
其
村
五
年
一
次
打
醮
之
事

而
回
。
可
恨
錦
田
鄉
打
醮
時
我
忙
得
分
身
乏
術
，
錯
過

了
我
一
直
嚷
着
一
定
要
去
看
的
十
年
一
度
盛
事
。
於

是
，
當
有
機
會
到
大
埔
泰
亨
鄉
觀
看
打
醮
時
，
我
便
連

忙
跟
大
隊
湊
湊
熱
鬧
，
見
識
一
番
。

泰
亨
鄉
的
打
醮
五
年
一
次
。
甫
踏
進
村
內
，
沿
途
放

眼
盡
是
彩
旗
和
花
牌
，
鑼
鼓
之
聲
不
絕
於
耳
。
我
非
常

喜
歡
這
些
快
失
傳
的
巨
型
花
牌
，
每
次
有
外
地
朋
友
到

訪
，
我
都
會
帶
他
們
到
元
朗
的
酒
樓
門
外
觀
賞
。
這
次

可
以
一
併
看
到
這
麼
多
罕
見
的
花
牌
，
令
我
來
個
目
不

暇
給
。

打
醮
其
實
是
一
種
求
福
消
災
的
設
壇
作
法
活
動
，
通

常
都
在
秋
冬
之
間
舉
行
，
因
為
農
民
在
農
事
完
結
、
冬

天
到
來
之
前
要
感
謝
神
靈
賜
給
他
們
一
年
來
豐
盛
的
農

穫
，
並
且
祈
求
上
天
保
佑
他
們
來
年
五
穀
豐
收
，
物
阜

民
安
，
所
以
便
請
來
道
士
在
村
內
為
他
們
舉
行
祭
祀
活

動
。
難
怪
花
牌
上
盡
皆
寫
着﹁
神
恩
庇
佑﹂
，
套
用
今

天
的
說
話
，
原
來
是
村
民
向
神
明﹁
釋
出
善
意﹂
，
希
望﹁
打
好

交
道﹂
，
以
收
不
少
嘉
賓
在
演
辭
上
均
用
上
的﹁
人
神
共
樂﹂
之

效
。村

內
正
在
舞
獅
，
也
有
道
士
進
行
道
教
儀
式
。
天
后
宮
和
文
武

廟
內
香
火
正
盛
，
露
天
遠
處
大
士
台
有
一
個
巨
型
的
塑
像
。
有
人

拜
祀
祈
福
，
有
人
打
鑼
敲
鼓
，
有
人
參
與
儀
式
，
有
人
來
看
熱

鬧
，
亦
有
人
藉
着
多
年
一
次
的
盛
會
敍
舊
，
談
談
鄉
中
流
傳
的
故

事
。
這
一
切
一
切
都
令
我
想
起
西
方
戲
劇
之
濫
觴
，
因
為
戲
劇
的

起
源
正
是
由
祭
祀
儀
式
逐
漸
演
變
而
成
。

數
十
張
鋪
上
紅
色
桌
布
的
圓
形
飯
桌
坐
滿
了
參
加
盛
會
的
賓

客
，
工
作
人
員
送
上
一
盆
盆
的
素
菜
，
是
圍
村
盆
菜
的
素
菜
版
。

我
們
坐
下
來
吃
了
一
頓
粗
齋
，
倒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大
會
在
飯
後
有
嘉
賓
致
詞
和
頒
獎
，
在
香
港
甚
少
見
到
有
地
方

舉
行

︱
以
竹
搭
成
的
戲
棚
之
內
。
這
個
竹
棚
其
實
是
吸
引
我
來

看
打
醮
的
其
中
一
個
理
由
，
因
為
我
不
知
道
這
些
快
將
失
傳
的
手

藝
何
時
會
完
全
消
失
，
而
在
竹
棚
內
看
戲
這
種
習
俗
亦
可
能
有
一

天
不
再
存
在
。
對
某
個
年
紀
的
香
港
人
來
說
，
在
竹
棚
內
看
戲
是

懷
舊
，
對
另
一
些
年
紀
的
人
來
說
則
是
全
新
的
體
驗
。
無
論
如

何
，
它
都
是
值
得
保
存
和
欣
賞
的
文
物
和
文
化
。

打
醮
總
會
請
來
粵
劇
戲
班
在
竹
棚
內
表
演
，
泰
亨
鄉
的
表
演
戲

班
是
鳴
芝
聲
，
其
小
生
蓋
鳴
暉
是
我
很
欣
賞
的
粵
劇
紅
伶
，
據
說

演
出
劇
目
更
是
我
喜
歡
的
︽
三
笑
姻
緣
︾
。
可
惜
大
隊
就
在
大
老

倌
出
場
前
宣
佈
起
行
︵
我
彷
彿
聽
到
我
的
心
撕
裂
的
聲
音
︶
…
…

誠
是
是
次
豐
盛
之
行
的
一
個
遺
憾
。

打醮的戲劇元素

解
放
初
期
，
為
修
建
王
府
井
大
街
上
的
首

都
劇
場
，
經
費
從
一
百
五
十
億
增
加
到
二
百

三
十
五
億
舊
幣
，
折
合
等
於
現
在
二
百
三
十

五
萬
，
這
在
當
時
可
不
是
筆
小
數
目
。
報
告

又
打
上
去
了
，
周
恩
來
閱
過
，
批
示﹁
交
齊

商
辦﹂
，
齊
就
是
當
時
的
文
化
部
副
部
長
齊
燕

銘
，
這
下
出
了
差
子
。
北
京
乃
至
全
國
也
沒
花
過

這
麼
多
錢
修
建
劇
場
，
還
是
專
門
給
北
京
人
藝

的
，
那
京
劇
呢
？
歌
舞
呢
？
曲
藝
呢
？
引
起
文
藝

界
巨
大
波
瀾
，
一
碗
水
擺
不
平
，
建
劇
場
的
事
擱

置
了
。

這
一
日
，
周
恩
來
秘
書
的
電
話
直
接
撥
到
北
京

人
藝
，
總
理
過
問
，
為
什
麼
外
貿
部
報
送
的
向
外

國
訂
貨
的
清
單
中
，
沒
有
北
京
人
藝
修
建
劇
場
所

要
的
音
響
、
燈
光
和
通
風
設
備
？
人
藝
院
長
這
才

得
以
說
明
，
文
化
部
提
出
，
劇
場
要
由
全
國
政
協

和
北
京
人
藝
合
建
，
地
址
改
在
西
城
趙
登
禹
路
，

建
好
後
兩
家
共
有
，
其
他
劇
院
劇
團
可
以
輪
替
使

用
，
北
京
人
藝
認
為
這
樣
很
不
方
便
，
希
望
能
有

自
己
的
劇
場
，
但
不
好
和
上
司
爭
辯
。
又
是
周
恩

來
支
持
了
北
京
人
藝
，
讓
市
長
彭
真
與
齊
燕
銘
商

定
，
依
然
在
王
府
井
建
立
首
都
劇
場
。

終
於
，
破
土
動
工
了
。

一
九
五
三
年
十
一
月
老
舍
先
生
編
劇
、
焦
菊
隱
導
演
的

︽
龍
鬚
溝
︾
上
演
，
這
是
北
京
人
藝
成
立
以
來
，
北
京
和
平

解
放
後
第
一
部
原
創
大
戲
，
中
央
來
了
不
少
領
導
，
看
到
演

出
水
平
這
麼
高
，
又
是
描
述
勞
動
人
民
，
好
像
當
年
在
延
安

看
到
︽
白
毛
女
︾
一
樣
，
都
很
興
奮
，
可
惜
由
於
劇
場
設
備

太
差
，
焦
菊
隱
導
演
的
一
些
想
法
不
能
實
現
，
影
響
演
出
質

量
。這

時
首
都
劇
場
剛
動
工
，
建
築
費
已
經
提
高
到
四
百
零
五

億
舊
幣
，
向
德
國
訂
貨
要
一
百
七
十
億
舊
幣
，
領
導
們
說
，

只
要
演
得
出
好
戲
，
這
些
都
不
是
問
題
。
但
劇
場
的
歸
屬
問

題
還
沒
有
解
決
，
文
化
部
堅
持
北
京
人
藝
只
有
使
用
的
優
先

權
，
沒
有
專
屬
權
，
要
收
回
首
都
劇
場
，
提
出
劇
場
使
用
一

個
草
案
，
共
四
條
，
首
先
一
條
，
這
個
劇
場
不
是
專
門
演
話

劇
的
，
要
各
劇
團
共
同
使
用
，
還
要
成
立
管
理
委
員
會
，
成

員
是
各
個
劇
院
的
負
責
人
。
為
了
安
撫
，
文
化
部
把﹁
真

光﹂
電
影
院
移
交
北
京
人
藝
專
用
，
改
名
北
京
劇
場
。
曹
禺

的
新
戲
︽
明
朗
的
天
︾
就
在
這
家
電
影
院
演
出
。
直
到
首
都

劇
場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建
成
，
才
由
周
恩
來
出
面
指
示
：
將
首

都
劇
場
交
給
北
京
人
藝
使
用
。
在
北
京
首
屈
一
指
，
第
一
座

宏
偉
劇
場
開
張
演
出
的
是
曹
禺
的
︽
日
出
︾
。
至
今
七
十
年

過
去
，
首
都
劇
場
仍
然
是
話
劇
觀
眾
最
喜
愛
的
劇
場
，
來
看

戲
的
觀
眾
不
下
數
十
億
，
但
沒
有
多
少
人
知
道
它
得
來
的
多

麼
不
容
易
。

北
京
人
藝
有
了
第
二
間
正
式
劇
場
值
得
慶
賀
，
除
了
紀
念

焦
先
生
對
中
國
話
劇
的
突
出
貢
獻
外
，
還
應
該
知
道
，
如
果

沒
有
焦
菊
隱
先
生
和
人
藝
前
輩
所
有
人
共
同
努
力
創
作
的
好

戲
，
就
沒
有
首
都
劇
場
，
更
別
提
第
二
間
、
第
三
間
。

菊隱劇場（下）

黑
海
地
區
北
高
加
索
是
世
界
上
各
色
人
種
的
發
源
地
之
一
，

德
國
柏
林
考
古
研
究
所
的
考
古
學
家
鑒
定
，
一
百
多
年
前
在
西

伯
利
亞
發
現
的
希
吉
爾
木
雕
人
像(Shigir

Idol)

歷
史
比
先
前
認

為
的
還
要
悠
久
，
年
齡
達
到
一
萬
一
千
年
，
是
迄
今
為
止
發
現

的
最
古
老
的
木
質
雕
像
。
要
知
道
，
埃
及
最
大
的
胡
夫
金
字
塔

建
造
於
大
約
四
千
七
百
年
前
，
希
吉
爾
木
雕
人
像
的
年
齡
是
其
兩
倍

多
。
希
吉
爾
木
雕
人
像
表
面
雕
着
神
秘
的
花
紋
，
專
家
認
為
，
可
能

描
繪
了
蛇
、
危
險
和
不
同
世
界
的
神
靈
。

蛇
，
是
古
代
人
類
最
敬
畏
的
生
物
。
中
華
民
族
的
古
老
傳
說
，
是

女
媧
造
人
，
並
且
建
立
了
男
女
通
婚
的
制
度
，
最
後
是
天
崩
地
裂
，

地
球
出
現
了
大
災
難
，
女
媧
採
用
了
地
球
上
五
種
顏
色
的
泥
土
，
燒

熔
了
之
後
補
了
青
天
，
再
用
一
條
大
柱
頂
住
了
青
天
，
人
類
才
過
着

安
樂
的
日
子
。
女
媧
的
傳
說
，
反
映
了
母
系
氏
族
時
代
女
性
領
袖
的

神
通
廣
大
，
對
領
袖
的
尊
敬
和
崇
拜
。
女
媧
人
面
蛇
身
，
說
明
這
是

神
靈
的
象
徵
。
到
了
父
系
氏
族
的
時
代
，
蛇
變
成
了
龍
，
會
飛
上

天
，
龍
又
成
為
了
皇
權
神
授
的
象
徵
，
也
成
為
了
中
華
民
族
的
象

徵
。中

華
民
族
實
在
是
融
合
了
許
多
不
同
民
族
的
實
體
。
其
中
，
北
方

草
原
的
民
族
起
的
作
用
非
常
大
，
但
是
由
於
黃
河
流
域
的
文
化
特
別

發
達
，
北
方
草
原
民
族
被
先
進
的
華
夏
文
化
同
化
了
。
在
戰
國
、

秦
、
漢
、
隋
、
唐
，
至
今
天
的
是
山
西
省
、
陝
西
省
和
甘
肅
省
，
有

不
少
胡
人
，
其
實
就
是
遊
牧
民
族
。
大
家
知
道
得
最
多
的
匈
奴
人
，

其
實
還
有
塞
種
和
蒙
古
種
，
他
們
逐
水
草
而
居
，
開
始
通
婚
混
血
。

塞
種
人
也
就
是
北
高
加
索
人
種
，
後
來
發
展
為
匈
奴
、
丁
零
和
突
厥

人
。
今
天
的
長
白
山
一
帶
，
是
蒙
古
人
、
鮮
卑
人
的
發
源
地
，
他
們

都
是
黃
色
人
種
。

一
萬
一
千
年
前
，
冰
河
時
期
結
束
，
天
氣
開
始
回
復
溫
暖
的
時

代
。
北
高
加
索
就
在
烏
拉
爾
山
的
東
坡
上
，
面
對
着
西
伯
利
亞
草

原
，
野
獸
開
始
繁
殖
起
來
，
一
部
分
的
北
高
加
索
人
沿
着
西
伯
利
亞

草
原
追
逐
野
獸
，
到
了
中
國
的
北
部
地
帶
。
其
餘
的
一
部
分
，
輾
轉

到
了
歐
洲
，
成
為
了
今
天
的
白
種
人
。
阿
拉
伯
人
、
猶
太
人
也
是
高

加
索
人
的
後
裔
，
藏
族
人
也
是
北
高
加
索
人
種
。

到
了
今
天
，
人
們
認
為
，
五
千
年
前
最
高
的
文
明
在
於
中
東
兩
河

流
域
和
埃
及
，
已
經
發
明
了
文
字
。
然
而
，
一
萬
一
千
年
前
，
北
高

加
索
的
古
文
明
就
能
夠
用
木
頭
雕
出
祭
祀
用
的
木
質
雕
像
，
顯
然
，

他
們
已
經
進
入
了
氏
族
的
時
代
，
定
期
進
行
祭
祀
，
而
且
崇
拜
神

靈
，
能
夠
雕
出
蛇
和
其
他
符
號
的
花
紋
。
一
般
石
頭
解
決
不
了
木
頭
的
細
緻
雕

刻
，
必
須
有
鋒
利
的
金
屬
工
具
。
木
頭
的
雕
像
也
不
可
能
保
存
一
萬
一
千
年
，

各
種
因
緣
巧
合
，
木
頭
雕
像
埋
在
煤
泥
的
沼
澤
之
中
，
形
成
了
一
個
密
封
、
沒

有
空
氣
的
土
壤
系
統
，
保
存
下
來
。
這
個
考
古
發
現
，
和
遠
東
人
種
的
發
展
有

什
麼
關
係
，
提
供
了
一
個
重
要
線
索
。

高加索人種對遠東地區人種的影響
古今
談
范 舉

朗
妮
瑪
娜
︵R

ooney
M
ara

︶
以
第
二
主
角
拿
下
二

零
一
五
年
康
城
影
后
，
而
呼
之
欲
出
、
十
拿
九
穩
戴
后

冠
的
電
影
︽C

arol

︾
第
一
主
角
、
奧
斯
卡
影
后
姬
蒂
白

蘭
芝
︵C

ate
Blanchett

︶
及
百
分
之
九
十
九
旁
觀
者
當

時
肯
定
愕
然
。

白
蘭
芝
粉
絲
、
作
家
邁
克
寫
下
一
段
文
字
解
嘲
，
標
題
：

雙
失
影
后
！

失
后
冠
，

失
面
子
。

也
是
白
蘭
芝
骨
灰
級
粉
絲
的
筆
者
，
相
信
猶
如
︽C

arol

︾

背
後
的
電
影
公
司
，
恭
喜
同
一
部
電
影
中
的
另
一
主
角
，

︽
龍
紋
身
女
孩
︾
：
朗
妮
瑪
娜
不
是
，
不
慶
功
也
不
是
。

絕
大
部
分
媒
體
當
時
輕
描
淡
寫
，
只
當
康
城
影
展
幕
後
搞

手
特
登
向
荷
里
活
名
牌
公
司
，
並
向
當
今
世
上
至
炙
手
可

熱
、
演
技
公
認
桂
冠
人
馬
白
蘭
芝
開
玩
笑
，
搞
小
動
作
做
小

丑
。
小
影
迷
的
我
們
隻
字
不
提
，
只
怕
僵
局
揭
破
，
大
家
都

不
好
意
思
。

當
然
，
電
影
仍
未
在
本
地
公
映
，
未
曾
細
看
，
難
評
定
素

來
演
技
出
神
入
化
的
白
蘭
芝
不
會
門
前
失
球
，
被
瑪
娜
奪
冠
。

經
歷
康
城
一
役
，
電
影
公
司
並
一
應
宣
傳
大
員
肯
定
打
醒

十
二
分
精
神
，
即
將
於
明
年
二
月
上
演
的
奧
斯
卡
不
容
蝦

碌
，
務
必
人
人
心
服
口
服
的
白
蘭
芝
不
得
再
度
雙
失
！

︽C
arol

︾
宣
傳
來
勢
洶
洶
，
是
今
季
至
被
關
注
電
影
，
女

性
同
性
戀
劇
情
雖
非
近
年
才
冒
出
的
話
題
，
數
十
年
前
萬
人

迷
影
后
柯
德
莉
夏
萍
與
另
一
影
后
級
人
馬
莎
莉
麥
蓮

︵Shirley
M
acLaine

︶
，
亦
曾
演
繹
。
我
們
中
國
電
影
早

期
優
秀
作
品
，
︽
舞
台
姊
妹
︾
至
今
仍
然
經
典
無
限
。

︽C
arol

︾
肯
定
拍
得
精
彩
，
兩
位
主
角
亦
演
得
細
膩
，
奧
斯
卡
前

奏
、
金
球
獎
提
名
名
單
上
，
它
已
大
熱
，
只
問
奧
斯
卡
花
落
誰
家
？

白
蘭
芝
十
多
年
前
憑
跳
出
澳
洲
的
首
部
國
際
巨
著
：
︽
傳
奇
女
王
伊

利
沙
白
︾
，
已
奪
金
球
影
后
，
可
惜
臨
門
一
腳
失
落
奧
斯
卡
予
大
眾
都

認
為
當
時
不
應
獲
獎
的
桂
莉
芙
白
德
露
，
直
至
演
繹
荷
里
活
傳
奇
嘉
芙

蓮
協
賓
︵K

atharine
H
epburn

︶
於
︽
娛
樂
大
亨
︾
奪
奧
斯
卡
最
佳
女

配
角
，
亦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演
活

地
亞
倫
超
卓
電
影
︽
情
迷
藍
茉

莉
︾
，
贏
盡
世
上
所
有
大
獎

後
，
奪
得
奧
斯
卡
影
后
。

憑
藉
︽C

arol

︾
會
否
再
奪

后
冠
？

我
們
期
待
！

白蘭芝再下一城奪后冠？ 此山
中

鄧達智

大
家
都
知
道
寶
蓋
頭
的
宀
，
是

代
表
房
屋
，
房
內
有
個
女
子
，
表

示
平
安
。
其
實
，
寶
蓋
頭
的
字
，

差
不
多
有
一
百
二
十
個
，
和
房
子

有
關
的
只
有
十
多
個
。
寓
、
宅
、

家
、
室
、
寢
、
宮
和
官
，
最
為
人
熟

知
，
但
宇
也
是
房
屋
，
就
比
較
少
人
知

道
了
，
而
古
代
官
道
上
的
宿
站
，
是
叫

做
宿
；
古
代
帝
王
的
大
室
叫
做
宣
；
僧

人
住
的
舍
叫
做
寮
；
房
子
的
東
南
角
稱

為
宎
；
房
子
的
東
北
角
稱
為
宧
，
這
幾

個
和
房
屋
有
關
的
字
，
相
信
知
道
的
人

就
不
多
了
。

寶
蓋
頭
下
一
個
木
字
，
這
應
該
是
指

房
子
吧
？
因
為
古
代
的
房
屋
都
是
用
木

頭
來
蓋
的
，
但
為
什
麼
宋
這
個
字
不
是

指
房
屋
呢
？
其
實
在
︽
說
文
︾
裡
的
解

釋
是
：﹁
宋
，
居
也
，
從
宀
從
木
，
讀

若
送
。﹂
可
見
這
個
宋
字
的
本
義
就
是
和
家
一
樣

是
房
屋
，
但
本
義
之
所
以
消
失
，
是
因
為
古
代
帝

王
借
用
了
，
周
朝
封
諸
侯
的
國
名
就
叫
做
宋
，
宋

就
不
可
能
只
是
棟
房
子
而
已
了
，
現
在
連
台
灣
的

﹁
總
統﹂
候
選
人
蔡
英
文
，
她
父
親
不
是
諸
侯
，

但
擁
有
的
房
子
也
不
止
一
個
宋
字
的
本
義
，
而
是

宋
國
那
麼
多
的
房
地
了
。

現
代
的
房
子
都
是
用
石
材
來
建
的
，
那
麼
宀
下

加
個
石
字
，
是
不
是
指
房
子
？
是
的
，
不
過
古
代

的
宕
字
，
卻
是
指
洞
穴
或
洞
屋
。
事
實
上
，
港
人

的
貧
苦
階
層
，
雖
然
是
住
在
高
樓
大
廈
內
，
但
和

洞
屋
又
有
何
差
別
？

密
這
個
字
，
可
能
大
家
不
知
道
，
原
來
它
和
房

子
也
沾
上
一
點
邊
，
它
的
其
中
一
個
意
義
，
是

﹁
形
狀
像
堂
屋
的
山﹂
。

最
近
天
寒
地
凍
，
寒
這
個
字
，
為
什
麼
有
寶
蓋

頭
呢
？
因
為
人
都
在
屋
裡
了
，
應
該
溫
暖
和
暖
和

得
很
，
怎
麼
卻
有
寒
冷
的
感
覺
？
原
來
這
個
字
的

甲
骨
文
，
是
屋
內
有
個
人
站
在
二
塊
冰
塊
上
，
想

想
看
，
冰
都
結
到
室
內
了
，
還
不
寒
颼
颼
的
嗎
？

不
管
天
寒
地
凍
，
不
管
窩
居
大
小
，
我
們
還
是

會
在
房
內
加
隻
手

︱
守
，
守
護
自
己
家
園
的
。

寶蓋頭的字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今年十月，藥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
醫學獎，她是第一位榮膺該獎的中國本土科學
家，但是，這條消息正與著名電影演員黃曉明的
婚禮「撞車」。當電視、廣播、網絡爭相報道黃
的大婚，鋪天蓋地全是後者畫面和聲像的時候，
屠呦呦的報道卻冷清得多。
窗外繁華而嘈雜。這是一個物質財富戰勝了精
神品質的時代，是一個形式大於內容、口水淹沒
思想、表態多過實幹的時代；是一個美貌重於心
靈，整容健身已成時尚，而修養和德行卻少有人
提及的時代。因此，相貌英俊的黃曉明自然更受
人關注，他的豪華婚禮自然蓋過了屠呦呦的得
獎。也因此，「顏值」一詞流行網絡，人人琅琅
上口，就毫不奇怪了。
上百度一查，顏值，意指人物容貌俊秀或靚麗
的數值。顏，容顏；值，指數、分數，此詞用於
表示人物相貌優秀的一個等級，男性和女性均可
適用。由該詞的走紅，可見網絡驚人的傳播能
量。仔細一想，顏值一詞真夠深刻、傳神，其實
就是在說一個人的臉，在今天價值幾何。臉部漂
亮、美麗，顏值就高，就更受人喜愛，更被人關
注，更值錢—人心與時代對於表象層面的東西
的推崇及偏愛，莫此為甚。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非但今日如此，古時亦
然。《詩經》一開頭，便是「窈窕淑女，君子好
逑」，古人女性美的觀念躍然紙上。《詩經》也
歌頌男性之美，「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
兮，褎如充耳」，翻譯成白話，就是男子既年
輕，又漂亮，比琉璃玉還美；好弟弟呀好哥哥，

年輕英俊如瑣玉。幾千年來，女有西施、貂蟬、
男有宋玉、潘安，都是家喻戶曉的美人俊男，傾
國傾城、風華絕代、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風流
倜儻、玉樹臨風，都是頌揚美人俊男的詞句。
是啊，美麗天生就是動人的，好看的東西總更
招人喜愛，連到街上購物，我們都願意買包裝漂
亮的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是現實主義精明
計算和「市民理性」深入人心的過程。在交換價
值被特別看重的今天，美貌已衍生出可觀的附加
價值，一些漂亮的女人尤其懂得和善於利用自身
優勢，以便在婚戀市場上博取更多利益。美國學
者丹尼爾．哈蒙梅仕從事相關研究許多年，他發
現，即便向銀行貸款時，美貌也有作用，「出於
某些原因，長得好看的人能借到更多的錢」。更
重要的是，先天貌美的人比普通人更容易成功，
平均年收入要多出二十五萬美元。誰都知道幸福
不能靠錢買，哈蒙梅仕卻說，美色可能會帶來幸
福，漂亮女性都將美貌列入未來生活品質的加分
項，「眾所周知的事實是，外貌對女性婚姻影響
較大，美女大多嫁富豪」。
古今中外，此乃普遍定律。我認識的一個女

人，姓楊，高挑、白淨、漂亮，事業單位職員。
二十三歲時，嫁給一高幹子弟，生了一個兒子。
家境寬裕，樣樣優越，只是那男人性情粗野，經
常家暴，楊身上臉上常被打得青紫，實在不堪忍
受，楊提出離婚。兩年後，她和我一個陳姓朋友
好上了。陳也是離異，在一家雜誌社做編輯，挺
拔俊逸，喜讀詩書，周圍人都覺得他倆很合適。
楊不僅漂亮，且善理家務，煮得一手好菜。在和

楊相處的日子裡，陳感到了很大慰藉。但楊的旨
趣，由機關「官本位」生態教化而來，接人待
物，最看重的是官職、級別及其升遷。二零零八
年底，楊所在單位搞部室副主任競聘上崗，她也
報名了。官場角逐，除平時接近領導、積累人
緣、工作表現好外，還要看文化水平如何。楊未
受高等教育，文化較低，這是她最大弱點。陳理
解楊的追求，他為她寫演講辭，準備知識考試，
做好一道道答辯題，還給每道題編上號，讓楊熟
記。在他的幫助下，楊如願以償當上了副主任。
有一段時間，她也挺感激陳的。可很快，她便察
覺出自己和陳之間的裂隙。陳在雜誌社雖資歷不
淺，年歲不小，但他不願做官，只愛讀書，而不
走仕途或仕途無望，在楊眼裡，是一個男人的致
命傷，她內心真正嚮往的是那種夫貴妻榮的生
活，當上了副主任後，使她更有條件去尋找並般
配官階高、或者更富有的男人了。再看陳，不過
書生一介，讀書寫作之外再無所長，跟着他，什
麼時候才能實現心中夢想？所以，楊不久即向陳
提出分手，然後掉頭而去。
朋友的感情挫折，讓我聯想多多。秀麗的女

子，容易讓人產生好感，也惹人憐愛，我們總覺
得一臉明媚的她們會有良好人品、性情。但是，
生活的殘酷性在於，有些漂亮女人往往心地不
善，美貌的蛇蠍女人為數不少。
有時又想，一個人長得漂亮，也是一種天才！
如果他或她懂得修煉，內心和容貌一樣優秀，那
麼他或她完全可以把這種美麗延續到中年、老
年，帶着這樣的美，生活於世間，處處讓人看到
美麗的存在，這該是多大的福分和功德啊！可惜
的是，人要生存，會受環境影響，而流行的價
值、世俗的觀念、異化的心靈，是最傷害人性
的，也是對美最嚴重的侵蝕。環顧周遭，一些年
輕時俊俏的女子，稍稍有點年紀，三十五歲以後

就兩眼無光、神情萎靡了，心目中全是利益計算
的冰涼。有些女人生完孩子，便一門心思撲在家
務上，連自己的丈夫都關注得少了。這樣的女
人，美貌消失得極快，中年人的勢利也較早染
習。
一句廣為人知的話是，「人應該對自己四十歲

以後的臉負責」，說的是文化、修養、思想境界
對人相貌的塑造。四十歲以前，人的面貌多緣自
天生，來自父母遺傳，四十歲以後，相貌則多由
其心態、情懷、靈魂決定了。特別是在男人身
上，這體現得尤為明顯。有的男人三十歲以前還
算清秀、明朗，可大學畢業以後，便不再讀書，
全部心計用於仕途角逐，腦袋裡整天盤算名利，
患得患失，雞零狗碎。四十歲以後，他們多一臉
庸俗，面色陰鬱，雙目渾濁，笑容也顯僵硬，體
態還過早發福。而有些男人，年輕時就很俊秀，
由於一直喜愛讀書，心中保持對高尚理想的追
求，不隨波逐流，胸中燃燒着信念之火，四十歲
以後，他們仍目光清澈，心態陽光，笑容燦爛，
身材挺拔。由他們的一言一行，依稀可見他們年
輕時的模樣。對理想的執着、對真理的追尋及對
美好事物的期待和嚮往，深嵌於他們的心靈和精
神中，使他們的青春能夠延續許久，也讓其面容
比實際歲數年輕。
「顏值」大熱的現

今，須提防華而不實的
東西對人精神品質的損
害，人們對漂亮外表的
過度追捧，往往意味着
對品德、修養的忽略與
輕蔑。可真正美麗的人
和事，是與精神價值聯
繫在一起的，是與心靈
密切相關的。

旁觀「顏值」熱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近
期
看
了
兩
齣
好
電
影
，
有
兩

個
片
段
看
罷
難
忘
，
那
番
感
受
應

該
會
陪
着
過
冬
的
。

朋
友
囑
咐
，
說
一
定
要
看
︽
山

河
故
人
︾
，
看
了
會
明
白
他
那
份

感
觸
，
因
為
他
有
個
相
近
的
故
事
。
我

也
曾
移
民
海
外
，
離
鄉
別
井
。
從
熱
鬧

的
香
港
移
居
到
跟
片
中
一
模
一
樣
的
海

岸
房
子
，
只
是
電
影
說
的
是
澳
洲
，
我

則
在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大
島
。
同
樣
一
望

無
際
的
海
洋
，
視
線
所
在
，
沒
有
一
個

落
腳
點
，
那
份
茫
茫
像
個
預
言
。
電
影

中
的
放
逐
者
有
句
名
言
：﹁
在
這
國
度

裡
我
有
玩
槍
的
自
由
，
但
我
卻
也
沒
有

敵
人
了
。﹂

風
景
宜
人
，
海
水
清
澈
，
不
是
人
生

的
一
切
，
連
平
靜
安
穩
也
不
是
。
原
來
惱
人
也
無

所
謂
，
最
重
要
是
心
靈
的
掛
搭
︵Engage-

m
ent

︶
。
電
影
除
了
這
一
份
悲
哀
外
，
還
有
痛
別

離
。
小
學
時
候
念
朱
自
清
描
述
回
憶
中
父
親
的
背

影
，
那
時
我
們
不
知
道
父
子
為
什
麼
離
別
，
在
苦

難
年
代
的
中
國
，
什
麼
都
有
可
能
，
但
片
刻
的
擁

抱
，
漫
長
的
告
別
，
同
樣
是
一
份
蒼
茫
。
︽
山
河

故
人
︾
中
那
個
母
親
，
帶
着
七
歲
的
兒
子
故
意
走

着
崎
嶇
的
路
程
，
為
求
跟
難
得
一
起
的
兒
子
可
以

有
更
長
的
相
聚
，
哪
管
也
不
過
是
一
生
裡
的
那
麼

一
兩
天
。
那
份
傷
感
還
在
說
人
是
多
麼
脆
弱
，
那

麼
深
刻
的
愛
，
還
是
揮
走
不
了
那
些
人
為
的
規

矩
…
…
。
兩
母
子
在
漫
長
的
火
車
旅
程
裡
，
相
對

無
言
。
或
許
每
個
人
都
有
過
模
態
相
近
的
深
刻
的

不
捨
，
且
不
知
道
可
以
怪
責
的
是
什
麼
、
是
誰
。

我
看
︽
踏
血
尋
梅
︾
，
同
樣
被
導
演
翁
子
光
的

落
眼
點
懾
住
。
陽
光
下
那
個
在
人
間
消
失
於
無
形

的
王
嘉
梅
，
曾
是
那
樣
快
樂
與
單
純
。
我
和
導
演

一
樣
於
案
件
發
生
時
，
曾
沉
溺
於
這
件
兇
殘
地
毀

屍
滅
跡
的
奇
案
，
也
曾
牢
牢
地
記
住
了
新
聞
報
道

傳
來
的
這
樣
的
一
句
：﹁
原
來
很
瘦
的
人
，
也
會

有
很
多
脂
肪
。﹂
這
話
叫
人
不
寒
而
慄
，
說
明
了

一
個
活
生
生
的
人
變
成
了
一
個
物
件
的
恐
怖
。
電

影
還
它
一
個
具
主
體
性
的
生
命
，
使
這
齣
電
影
擁

有
了
意
想
不
到
的
靈
性
。

那一點靈性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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